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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化与回归———云南迪庆“藏回”的文化走向

李志农 , 李红春 , 李 欣
3

摘　要 : 自元、明至清 ,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 , 云南藏区的回族逐渐适应了青藏高原的地

理环境 , 强势的藏文化逐渐融入其原有文化中 , 这些藏区回族在吸纳藏文化的过程中 , 也奠定

了藏 -回两个民族和谐、团结、互助的民族关系。从文化变迁理论来看 , 文化是族际边界的重

要组成部分 , 也是超越族际边界羁绊的一种动力 , 不同族群的文化变迁与族群的变化发展有着

密切的关系。云南藏区回族 (藏回 ) 的文化特征表现为藏族和回族文化的亚文化 , 其群体也

形成了一个亚族群。

关键词 : “藏回”; 文化变迁 ; 藏化 ; 回归

一、藏回的分布和历史记忆

云南 “藏回”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 ,

据 2002年人口统计 , 迪庆藏区共有回族 1 276

人 , 占人口总数的 0141% , 主要居住在香格里

拉县的建塘镇、三坝乡 , 德钦县升平镇 , 维西县

的保和镇和白济乡等地也有回族分布 , 其中三坝

乡的回族最多。云南迪庆藏区回族在生产方式、

生活方式以及在文化和生活中所表征的民族特征

上更多地借用藏族文化 , 并形成了一套与迪庆藏

区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 , 这些

在外表上与当地藏族已没有显著区别的回族被当

地群众称为 “藏回”或 “古格” (藏语 , 意为

“戴白帽的人”)。

但在文化核心上 , 部分藏回已完全丧失了回

族传统文化核心的宗教特征 , 改教信仰藏传佛

教 , 其民族认同逐渐变更为藏族 ; 另一部分则通

过文化的协调与调适 , 兼容并蓄藏等多民族文化

的同时俨然保留回族文化特质 , 进而形成了有别

于回族传统文化的亚族群、亚文化 ( subgroup /

subculture) , 然而在民族认同现实中存在差异的

是部分既认同自己是回族 , 也认同自己是藏族 ,

在宗教信仰上也表现出重叠性 , 既信仰伊斯兰教

又信仰藏传佛教 ; 部分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 , 他

们希望重建起已丧失的回族传统文化 , 在今天表

现为对回族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强烈回归。

迪庆回族为适应所处的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文

化调适 , 使得他们或完全同化到藏族中 , 或逐步

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亚回族族群文化特征 , 从而向

两种截然不同的纬度发展。但就其结果而言 , 它

与云南藏区其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一道 , 构成

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回族大规模进入迪庆并定居下来大约在清雍

正、乾隆年间。这一时期进入迪庆的回族主要聚

居在今香格里拉县中心镇北门街 , 并已形成了相

当的规模。

居住在维西县的回族据传进入迪庆的历史要

早于中甸的回族 , 并与德钦县开办矿业相关联。

清雍正年间 (1725～1735年 ) , 发现了升平镇的

马鹿场银矿 , 大批来自山西、陕西 (他们大多

自称来自的一个叫烧鸡洼的地方 ) 的回族进入

这一地区开发银矿 , 并定居下来。

另一支进入中甸的回民来自杜文秀起义军的

余部 , 大约在 1874年前后 , 杜文秀起义队伍曾

两次来到中甸 , 受到当地藏族的欢迎。

近代以来 , 进入迪庆高原并定居下来的回族

因居住地的不同逐步演变为今天迪庆藏区几大主

要 “藏回”族群 : 香格里拉县建塘镇乌吕村和

旺池卡村的回族族群 , 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

的安南村 (上村、水磨房村 ) 和哈巴村回族族

群 (哈巴雪山下的龙旺边村和兰家村 ) , 德钦县

升平镇回族族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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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从三个村落来追朔 “藏回”

族群的源与流

尽管云南迪庆藏区的回族都有着相同族源及

共同历史记忆 , 而在历史上有着近乎相同的文化

特质 , 也被外界一致认知为 “藏回”。然而在历

史岁月的冲刷中 , 在不同时空的互递过程里 ,

“藏回”的文化内容逐渐拉大了差异的距离。尽

管在民族认同上大部分 “藏回 ”仍认同自己是

回族 , 但在民族语言、民族服饰、风俗习惯甚至

宗教信仰上形成了有别于回族主体文化群体的亚

文化特征。

(一 ) 消逝、记忆、同化 —旺池卡村

香格里拉县中心镇的旺池卡村 , 原本是一个

回族人家较多的村 , 但随着时间推移 , 今天全村

除一位 80多岁的马姓老年妇女还保留着对伊斯

兰教的宗教认同和不食猪肉的禁忌外 , 其余原先

的回族人家都彻底藏化。今天我们看到旺村已经

与藏族村落别无二致 , 藏式碉楼、火塘、水缸、

藏传佛教特征的佛像、活佛画像、村民服饰、方

言、饮食、风俗、宗教等都完全藏化。笔者如若

不是报告人的介绍很难推断旺村原先为回族村。

据报告人和马奶奶的交谈 , 笔者了解到 , 能够证

明旺村曾经有部分人家是回族的证据 , 就是藏式

碉楼房顶没有插经幡 , 没有插经幡的大部分人家

为回族。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 , 每家屋顶必插

有经幡以此祈求平安。的确 , 笔者看到 , 在旺村

有许多人家屋顶不插经幡 , 可见这一说法应该可

信。旺村曾经是个回族聚集的村落 , 虽然在历史

岁月中吸纳了许多藏族的文化、语言、服饰、习

俗 , 但是宗教还是保留伊斯兰教信仰 , 马奶奶的

丈夫曾经就是村中的阿訇。在经历了历史上无数

次的民族迫害及“文革”期间极左思想的影响下

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挫折后 , “藏回”从文化外貌

特征向民族认同的内质蜕变 , 其中回族与藏族的

通婚是至为关键的一环 , 正是在与藏族通婚日益

频繁的作用下 , “藏回”这一过多表征为文化解

释的族群发生了民族心理、血缘、认同的质变和

新构。“藏回”成为了历史 , 成为村民追朔祖源

的一种记忆。旺池卡村藏化的体现了 “藏回 ”

对藏区经济、文化、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。

(二 ) 十字路 —安南村

安南村 “藏回 “文化时期正处于社会转型

的急剧时刻。安南村下有水磨房和上村两个村

子 , 两村都是藏族占多数的村子 , 其中水磨房村

有 35户藏族 , 有 15户是回族 ; 上村有 45户藏

族 , 有 2户回族。从户数比例上回族与藏族的比

例是 1∶417, 回族夹杂居住在藏族中间 , 从房

屋外观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, 几乎没有两家回族房

屋是连在一起的 , 并且十分分散 , 这样与其他的

回族村是不同的 , 没有形成小范围内的回族聚

居。正是因为这样 , 安南村回族受到藏族的逐渐

同化 , 风俗上和藏族十分接近。水磨房村报告人

马罗兴 (曾任三坝中心完小校长 ) 讲到安南回

族建村历史已有 100余年 , 历史上回族人数一直

比藏族少 , 但是在以前回族要比现在多得多 , 由

于回族的日常生活与藏族十分密切 , 所以回族渐

渐地被同化为藏族 , 回族越来越少了。马老师还

介绍到现在村中的回族和藏族几乎没有什么太多

的区别 , 回族中 80%的人能够很熟练地和藏族

对话 , 日常生活中自己也是习惯讲藏语 , 每家回

族都有许多的亲戚是藏族 , 在平常的生活中回族

和藏族相互帮助往来 , 关系十分密切和融洽。

在安南我们仿佛看到了旺池卡村 “藏回 ”

的过去 , 安南 “藏回”文化特征极为明显 , 几

乎生活、生产、心理都认同藏族 , 仅保留对回族

身份和不食猪肉这样的回族特征的认同。兼有藏

和回两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文化结构是不均衡

的 , 也是不能够互动和整合的。在安南 “藏回”

的生活中对回族的文化和心理认同日渐模糊和不

知 , 他们往往较容易接近藏族 , 尤其大量的通藏

族通婚 , 几乎每家回族成员中都有藏族。民族边

界维护最牢固的民族心理素质一但被跨越 , 那么

民族认同很容易根本被颠覆。笔者调查了解到 ,

安南 “藏回”往往表现出没有过于强烈的回族

自尊心和归属感 , 所以在今天很多的中青年都名

义上保留了回族的身份 , 但却饮食上没有回族传

统的禁忌。一部分上学、工作的 “藏回 ”处于

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往往将民族变更为藏族 , 因为

拥有藏族的身份能够上学有民族照顾 , 政府部门

工作也往往容易晋升。与旺池卡村 “藏回 ”一

样 , 安南 “藏回 ”由于与外界回族长期失去联

系 , 回族文化不断遗失 , 而倾向于对藏族文化大

量快速借用的事实 , 按此趋势推断同化为藏族亦

是安南 “藏回”的未来。安南 “藏回”的文化

特征和文化变迁呈现出对藏文化的另一适应方

式。

(三 ) 回归 —哈巴村

从文化层面而言 , 能够将藏和回两种文化有

机融合在生产、生活场景中 , 并能够对两种文化

产生出对应的认同 , 外界比较容易能够觉察到既

有藏族文化特征又有回族文化内涵 , 真正表现为

“藏回”特征仅在哈巴村能够看到。

11文化结构 。哈巴 “藏回 ”从事农、牧、
商三业并举的生产方式。在农业方面 , 迪庆高原

的主要农作物有玉米、青稞、小麦、马铃薯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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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、荞麦、蔓菁等。在畜牧业方面 , 饲养的牲畜

主要有牦牛、犏牛、黄牛、马、山羊、绵羊、骡

子等。在商业贸易方面 , 回族 “无回不商 , 无

回不活”的文化传统得到传承 , 几乎家家户户

都有人外出打工或做生意。他们把迪庆高原的特

产如酥油、药材、松茸、羊肚菌、羊毛地毯、木

碗运到外地贩卖 , 又把内地生活日用品、生产资

料等运到藏区出售。在生活方式方面 , 哈巴

“藏回”与当地藏族并没有太多的差别。在住房

上 , 居住于坪坝的多住碉式房屋 , 居住于山区的

多住木楞房 , 一般为正房两间 , 一间为伙房 , 一

间为卧室 , 为适应高原冬季寒冷、夏季多雨、昼

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 , 其正房正中内均置有火

塘 , 通常彻夜不熄 , 用以做饭、煮茶、取暖等 ,

而在火塘四周铺床而寝。在日常饮食上 , 除忌食

猪肉外 , 和当地藏族一样 , 以青稞、小麦为主

粮 , 喜食糌粑、面食 , 通常一日三餐都喝酥油

茶、吃酸奶渣、奶渣豆腐等 , 在节日期间和藏族

一样做 “息鲁息罗”、“梯哄”、“叭碴”、米糕

等食品 ; 在服饰上 , 年轻人平时喜穿时装 , 年老

一些的 “藏回”男子平时喜欢穿藏袍 , 戴毡帽 ,

挂藏刀 , 一些老年女性均穿藏式长衫外加花边坎

肩 , 首饰也都由白银打造 , 镶以绿松石、珊瑚

等 ; 在姓氏上 , 迪庆 “藏回”都有藏名和汉名 ,

老辈藏回还有请阿訇取经名。

在 20世纪 80年代 , “中甸回族基本上说藏

话 , 不懂或不通汉话。三坝区安南回族因为从县

城藏族聚集地方迁来 , 加之与藏族杂居 , 所以能

够讲流利的藏语和汉语 , 引人注意的是安南回族

内部的日常交流用语依旧是藏语。而兰家村和龙

湾边回族平时讲汉话 , 藏语的熟练程度随年龄而

不断减弱 , 老年还会一般对话 , 中年只知道部分

藏语词汇 , 年青人逐渐完全不懂藏语。其中哈巴

回族由于居住地有纳西族和彝族 , 因而在交往

中 , 他们也学会了一些纳西话和彝语 , 往往是汉

话中夹杂着不少藏话、纳西话和彝话。德钦回族

基本上讲藏话 , 但也懂汉话。”① 20多年过去

了 , 在迪庆 “藏回 ”族群中双语或多语现象并

没有太大的改变 , 除年轻人会讲汉语的比例增加

外 , 往往仍然是汉语中夹杂着藏语或藏语中夹杂

着汉语 , 特别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则完全袭用藏

语 , 诸如他们把打酥油的木桶叫 “苏拉”、水瓢

叫 “桑桶”, 冲牛奶的桶叫 “武当”、把火塘叫

“托卡 ”、公牛叫 “组 ”、母牛叫 “格 ”等等。

在三坝纳西乡哈巴村的龙湾边和兰家村两个自然

村的 “藏回”, 由于在迪庆藏区中甸中心镇和三

坝乡的安南村等藏族聚居区中生活了有 150多

年 , 其语言已基本藏化 , 在大约 80多年前从安

南村迁入纳西族、彝族、藏族聚居地哈巴雪山下

的兰家村和龙湾边定居下来后 , 其使用在日常生

活中的使用比例才开始逐步下降 , 在我们最近的

一次对村中老人语言使用的调查中发现 , 其藏语

仍然占日常用语的 45%以上 (仅限使用者 ) , 在

年轻人中几乎使用汉语 , 藏语使用在生活日常物

品的名称指代 , 也包括部分纳西语和彝语。另

外 , 由于哈巴村的 “藏回 ”其祖先大部分来自

陕西和山西 , 因此在语言中仍使用着有别于云南

汉族的陕西和山西汉语方言 , 如太阳叫 “热

头”、把馒头叫 “馍馍”、麦饼叫 “锅盔”, 菜牛

叫 “占牛”, 把通婚叫 “开亲”, 把我们叫 “俺

们”等等 , 这些方言在云南其他回族内部都没

有 , 而与陕西方言则极为吻合。

在 20世纪 80年代 , “在整个藏区的广大回

族群众无论老少都知道自己是回族 , 不吃猪肉 ,

信仰伊斯兰教 , 但对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义都不懂

了 , 只有个别的回族反映了信仰上的双重性。”②

但是 , 在最近的多次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一状况发

生了很大的变化 , 除了哈巴村的龙湾边村和兰家

村在云南沙甸和纳家营回族的帮助下走上了伊斯

兰文化复兴的道路外 , 在迪庆藏区大部分至今还

自称为回族的回民的人群中 , 都不同程度地出现

了本民族宗教意识衰退和宗教文化双重性的特

点。如在德钦德钦县升平镇的 36户 170多人的

回族中 , 只有 10多户信仰伊斯兰教 , 而经常去

清真寺礼拜的只有 3人。而在相当一部分没有改

教的回族族群中 , 大部分都是既信仰伊斯兰教也

信仰藏传佛教 , 甚至出现了在一个家庭中多种宗

教信仰并存的局面。德钦县升平镇的大部分回

族 , 既与其它藏族一样到初一、十五到喇嘛庙里

煨桑磕头 , 参加活佛摩顶 , 也在每年农历八月十

五到太子雪山朝圣祭山 , 清早煨桑、烧香祈平

安。而在每家每户都贴有红色纸条幅 , 上书

“主圣护佑” (主 -真主、圣 -穆罕默德护佑 ) ;

另一方面家中摆有佛像、班禅画像、菩萨塑像

等。有些做金银器的回族 , 在柜台正中供有藏传

佛教菩萨 , 右边供金匠的祖师像 , 左边同时挂有

“主圣护佑”条幅 , 三边都是香火缭绕 , 酥油灯

光影闪烁。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哈巴、安南等

藏回村落里也能够看到 , 其中除哈巴村于 2000

年的伊斯兰教宣教工作后废弃了其他宗教生活 ,

其他的回族村落至今仍是多元宗教信仰混杂的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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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“藏回”精神生活中表现出不同宗教并存的

事实 , 主要因为其族群对自身民族传统宗教文化

和他族宗教文化的模糊认知 , 仅仅出于实际生活

需求的实用主义考虑 (如遇久治不愈的病症 )

及受婚姻 (族外婚 ) 的影响而发生了在 “藏回”

生活空间里多元宗教的和谐并存。

21变迁、回归和返观。居住在三坝乡哈巴
村的回族族群 , 由于受到文化复兴的影响和来自

其他地区回族的帮助 , 自 2000年以来 , 原本回

族意识几乎处于消失殆尽的哈巴村 “藏回 ”出

现了伊斯兰文化复兴的浪潮 , 在宗教上表现出了

较为完整的伊斯兰教文化特征 , 男子戴白帽、妇

女身着藏服头戴盖头 , 婚礼、葬礼仪式严格按照

伊斯兰教的规定办理 , 村民们力行宗教功修 , 但

是在语言、饮食、生产方式、妇女服饰等方面仍

旧不同程度保留藏文化特征 , 说明 “藏回 ”族

群文化特征已经结构化 , 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并

不以传统民族文化的重建而发生颠覆。也证明了

族群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之间的差异是可以弥合

的 , 这需要的是文化多元主义 (p luralism ) 的理

性理解。

然而 , 从哈巴村 “藏回”集体回归传统回

族的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社会

问题 , 并引致了村寨族群内部和族际之间关系的

不和谐因素的萌发。这不由得我们对回归现象进

行返观 , 重新去剖析这一现象的本质。今天 , 哈

巴 “藏回”一方面极力要求恢复传统回族文化 ,

加强回族认同 , 与外界回族、穆斯林加强了联系

和交往 , 大兴宗教宣传和学习 , 将伊斯兰教教义

运用到具体的族群日常生活、习俗之中。但是 ,

另一方面对原有已经结构化了的 “藏式 ”生活

文化习俗产生眷恋 , 而不原意舍弃 , 如老年妇女

早已习惯穿藏族的长袍 , 因为这样的服装偏利于

高原气候下的生产和生活 , 还有饲养牦牛、犏牛

等 , 以酥油茶为主食也是很难改变的。在外界回

族同胞热心帮助恢复伊斯兰教信仰 , 并在人力物

力大量资助的过程中 , 产生出对 “藏回 ”一种

不平衡的关系 , 笔者将其称为 “大哥意识”。具

体是指 , 一些来宣教或进行经济扶贫的回族群众

要求哈巴 “藏回”在服饰、交际方式、节庆等

诸多方面变更为大众视野中的回族特征 , 要求禁

止穿藏服、鼓励经商 (抛弃养牛 )、禁止过非回

族的传统节日 (如新年、端午节、中秋节 ) , 禁

止藏歌藏舞娱乐。严格来讲按照伊斯兰教教义

“藏回”的这些生活习俗并没有与之存在根本的

冲突 , “大哥意识”要求 “藏回”建立的是传统

回族—伊斯兰式的社会 , 而藏回—伊斯兰式的社

会受到否定和不宽容。这样对于长期缺乏回族文

化的 “藏回”族群而言 , 回归多为不愿完全像

旺池卡、安南 “藏回”一样被藏化 , 回归回族

文化本来就是激情式的参与 , 而意识上并没有强

烈的认同 , 在这些压力的冲击下使得族群普遍产

生回归意识逐渐淡化的反应。此外 , 突出表现在

婚礼和葬礼的风俗变更上 , 哈巴 “藏回 ”与安

南 “藏回”亲友及外族亲友因为风俗的差异而

产生彼此之间关系的鸿沟。原先哈巴 “藏回 ”

结婚与藏族一样都有泼水祝福、喝酒、唱藏歌、

跳藏舞等仪式 , 而葬礼则有戴孝发送亲友孝布的

习俗 , 而在回归后 , 这些风俗都一一被取消 , 安

南和外族亲友从而产生反感 , 没有了原先的那些

仪式风俗他们觉得 “没有参加 ”到其中 , 逐渐

也就不来参加哈巴 “藏回 ”的婚礼和丧礼了。

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困扰着哈巴 “藏回”, 如何整

合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的关系是其族群长期思考

的一个问题。

三、结 语

从史料回望 , 云南藏区回族可追溯到元代 ,

然而 , 真正形成 “藏回”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则

仅有 100余年的历史。云南 “藏回”人口稀少 ,

分部广泛 , 受地理环境影响藏化程度也各不相

同 , 在今天民族意识高涨的浪潮下 , 不同的

“藏回”族群对现代性的应对呈现出复杂的方式

和过程。族群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也随之显现各

自的表述形式 , 是藏化 , 是回归 , 还是 “第三

条道路” (藏化和回归的整合 ) , 此类抉择同样

置于边陲一隅的 “藏回 ”面前 , 更加复杂的文

化自觉和文化变迁相互交织在一起 , 传统与现代

的取舍又一次向我们进行拷问。文化作为族群

性、认同、历史的重要表述 , 在文化的城隅里构

建起的族群文化和认同往往不囿于文化类型的羁

绊 , 通常相同形式的文化内容上升为代表不同族

群认同的现象比比皆是 , 由此可知文化在实际的

族际交往中既充当 “他文化”的标签 , 又扮演

跨越族际边界的信使角色。

(责任编辑　何斯强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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